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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 11 月 21 日电（记者吕诺、周锦
帅、陈尚才）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麓，一座座高
耸入云的雪山合抱着西藏墨脱。雅鲁藏布江在
此深情地凝望一眼，又向南奔流而去。这里山高
崖深，地质复杂，千百年间几乎与世隔绝。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同时赋予墨脱“莲花秘境”的雅
号和“高原孤岛”的别称。

自 1961 年起的半个多世纪里，党和政府数
次动工，终于在 2013 年筑成墨脱公路。自此，在
这个中国最迟通公路的县，马帮的铃铛声渐成
历史回响，世居于此的各族人民迎来亘古未有
的命运改变。

如今，当年的筑路人大多解甲归田，沉默的
护路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曾经闭塞的墨脱却
已经脱胎换骨：全县整体脱贫，机动车迅速普
及，旅游业蒸蒸日上，有机茶走俏市场……

一条路，筑成了一个传奇。

墨脱，请到车上来

漫长的岁月里，墨脱的路只有踩出来的羊
肠小道、简易的溜索以及木桥藤桥。当地所需生
活物资和建筑材料，只能靠人背马驮，翻越嘎隆
拉、多雄拉两座雪山运进来。很多东西因而贵得
吓人，水泥论斤卖，盐巴还带着马汗味。

45 岁的门巴族汉子旦增江措，自幼家境贫
寒，12 岁开始做“背夫”，和大人们翻越多雄拉
雪山，到附近的米林县派镇换取必需生活物资。

每次往返的十几天都是生死险途：人行古
道要穿过热带雨林和皑皑雪山，窄处仅容一人
行，绝壁深谷在侧、蚂蟥毒虫横行，朝顶烈日，夜
宿深山。

旦增江措曾亲见一位同伴因简易木桥断裂
而跌入湍急的河流，“想救也没法救，眼睁睁看
着他死去。”

刚开始做背夫时，旦增江措只有一双鞋，仅
在翻雪山时才拿出来穿。“现在我喜欢网购鞋
子，穿着新鞋子觉得特别有安全感。”旦增江
措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条连接波密县和
墨脱县的简易公路粗通，但很快就被雨季的山
体滑坡和泥石流严重损毁，最终成了“马行道”。
旦增江措用多年积蓄买了一匹马和一头骡子，
他终于卸下藤筐、背上酒壶，成为马帮的一员。

墨脱公路的建设并未止息。到 2003 年，部
分路段实现了季节性通车。随着道路的延展，脑
子灵活且愿意吃苦的旦增江措买车拉货、搞客
运、运建材，后来开了个砂厂，成为当地致富带
头人。

今天，脚板上的墨脱已变成车轮上的墨脱。
2018 年，墨脱平均每约 10个人就有一辆

机动车，近 23 万人次游客为墨脱创造超过 1 . 6
亿元旅游收入，近 9000 亩有机茶园为近三分之
一总人口的群众直接提供收入。

旦增江措 2017 年被村民们选为村委会主
任。他说：“墨脱这几年发展大提速，我希望帮助
乡亲们抓住机会一起致富。”

孩子，你的名字叫“秉墨”

2013 年 10 月 31 日清晨，墨脱公路“80K”
处密密匝匝聚集了两三百人。临时平整出的一

块空地上，简单而隆重的墨脱公路通车典礼
正在举行。

时任武警某部交通支队测绘班长的张智
勇，那天就站在人群中，百感交集。

他和战友们奋战 5 年，终于打通了墨脱
公路的“卡脖子”工程——嘎隆拉隧道。隧道
使墨脱公路全程缩短 25 公里，行人和车辆得
以避开最凶险的雪山路段。

张智勇 2007 年从山东农业大学毕业后
入伍，被分配到波墨公路项目部工作。他告别
了相恋 4 年的女友田亚琴，远赴嘎隆拉雪山
修隧道。

处在印度洋板块和欧亚大陆接合部的嘎
隆拉雪山，穿越两个大地震带。嘎隆拉隧道全
长 3 . 1 公里，设计纵坡为 4 . 1%，隧道落差
128 米，当时在世界隧道建设史上开创了地
形起伏最大、降雨量最大、地震烈度最高、地
质灾害最多、地质条件最复杂等多项“世界之
最”。

那几年，每天一大早，张智勇就跟同伴们
带着水和压缩干粮，背着 20 多公斤重的测绘
设备，爬上山坡，扎进隧道，一干就是一整天。
雪灌进鞋里化成水，皮鞋成水鞋又冻成冰鞋。
没过多久，张智勇就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

本有机会调到内地工作，女友和双方父
母也一直在催他回家完婚，但他说：“我要完
整做好我的第一个工程。”

测绘工作要为隧道施工确定至关重要的
掘进方向和路线，这个岗位相当于“舵手”。

为早日打开“墨脱之门”，张智勇在与时
间赛跑。因为就在隧道修建过程中，仍有人在
翻山时丢了性命——

一辆大卡车掉下山崖，奄奄一息的驾驶
员被抬到项目部，在条件简陋的医务室里终
因失血过多而死。一个在墨脱打工的内地小
伙子翻雪山回家过年，不幸冻死在嘎隆拉的
风雪中。临终前，为了取暖，他连辛辛苦苦攒
下的钞票都烧了……

2009 年 7 月，田亚琴带着洁白的婚纱，
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嘎隆拉隧道项目部探望张
智勇。在嘎隆拉雪山见证下，二人终于结为
夫妻。

2013 年 2 月，张智勇和田亚琴的儿子张
秉墨出生。张智勇说，“秉墨”，意为“秉承墨脱
公路精神”。

在由张智勇当年所在部队改编的武警某
部交通三支队，副政委谭建军告诉记者，隧道
工程为这支队伍淬炼出的“不计得失、崇尚荣
誉、忠于使命、英勇顽强、科学破难”的“嘎隆
拉精神”，将继续传承下去。

爸爸，您修的路我来守

当张智勇随着人群庆祝墨脱公路通车
时，在几十公里外的波密县城，有一个人悄悄
来到了烈士陵园。

他叫张建，新组建的扎木机械化养护队
首任队长。

在父亲张安国的墓前，张建泪湿双眼：
“爸，墨脱的路今天通了。36 年了，您可以安
息了。”

1977 年 12 月 8 日，筑路工人张安国开
着推土机、拉着雪橇，为墨脱公路运送筑路物
资。行至嘎隆拉盘山路第八道弯时，一场雪崩
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这短短 117 公里路上，究竟有多少像
张安国这样的筑路人牺牲？由于时间久远、记
录不详，已经不得而知。

据《西藏公路交通史》记载，早在 1961
年，有关方面就曾对墨脱公路进行前期勘测，
但无功而返。随后的 1965 年，筑路大军试图
沿帕隆藏布江、雅鲁藏布江修筑通往墨脱的
公路，最后因“修了 8 公里、花了 80 万元、死
了 8个人”而停工。

父亲过世那一年，张建只有 11 岁。转年
正月里，一场突发火灾将张建全家居住的小

屋烧个干净。母亲带着三个未成年孩子寄居
在工程队木板房内，靠着每月 40 多元的生活
补贴艰难度日。

1983 年，17 岁的张建无奈辍学，开始工
作养家。多年后，张建终于有机会重返校园，
相继接受中专和大专教育，成长为一名路桥
工程师。

那些年，每次路过父亲牺牲的那道弯前，
张建都会为喜欢抽烟的父亲点支烟插在雪地
上，默默告诉父亲：“墨脱的路总有一天会通
的。”

2013 年，林芝市组建扎木机械化养护
队，负责养护即将全线通车的墨脱公路。47
岁的张建获悉后，放弃更好的工作环境，主动
要求回到父亲献身的地方。

据墨脱公路勘察设计方、中交集团第二
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副总经理何先志介绍，
墨脱公路上密集分布有各类地质病害 425
处，平均每公里 3 . 6 处，这 117 公里是名副
其实的“公路地质病害博物馆”。

2014 年 7 月，43 处塌方；2015 年 8 月，
9 处泥石流；2016 年 4 月，7 处较大泥石流；
2017 年 3 月，10 余起雪崩……张建带领 3
个工区 90 余名养护工人战天斗地，把墨脱公
路的年通行时间稳定在 10个月以上。

“鸟儿也飞不过雪崩。”这些年，张建和他
的护路队员们完成多少次抢险保通任务，多
少次和死神擦肩而过，连他自己也数不清楚。

张建现已离开维护墨脱公路的一线岗
位，但一有机会就要走一走墨脱公路。在途经
那第八道弯时，他仍旧下车，点上一支烟，插
在雪地上。

远远 去去 的的 马马 帮帮
““莲莲花花秘秘境境””墨墨脱脱告告别别““高高原原孤孤岛岛””之之路路

▲俯瞰嘎隆拉隧道（中）波密县一侧的墨脱公路（4 月 11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李鑫摄

水害变水利 沙地成“湿地”
引黄河水入库布其沙漠解民忧

▲冬日下的库布其沙漠水生态治理区，远处茂密的植被依稀可见。本报记者张博令摄

炎炎烈日下，黄沙漫无边际，其间零星
散布着几株略带绿色而又有些发红的植被，
这是大多数人对沙漠的第一印象。然而，走
进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库布其
沙漠水生态治理区，却能看到另一番景
象——从沙坡上望去，大大小小的湖泊如水
晶般嵌在沙漠之中，岸边灌木丛生，不时有
水鸟停下嬉戏。

“蓝天碧水金沙滩”，这些只在滨海城市
才有的美景是如何“植”入沙漠的呢？

库布其沙漠是全国第七大沙漠，也是京
津地区最近的风沙源，沙漠腹地位于鄂尔多
斯市杭锦旗境内 ，占杭锦旗总面积的
52 . 2%。库布其沙漠因水资源匮乏，原有湖
泊萎缩，草场匮乏，一度出现“人退沙进”的恶
性局面，一直困扰着杭锦旗人民，也制约着杭
锦旗的发展。

杭锦旗内的库布其沙漠紧挨黄河，最近
处仅 3 公里左右。不过，由于冬季气温低，凌
期长达 120 天，封冻致使冰下过流能力减弱，
导致出现开河流凌期间大量凌水抬高水位的
现象，严重时可引发凌汛灾害，旗里每年都需
要投入大量资金对堤坝进行抢险加固。春冬
时期，大量黄沙还随风卷入黄河，进一步增加
了黄河内蒙古段河水的含沙量。

困而思变。为缓解库布其沙漠水资源短
缺与防凌防汛压力，结合 2013 年从黄河南岸
总干渠进行试验性分凌的成功经验与 2014
年专家的实地勘察论证，杭锦旗决心“引水治
沙”。“我们将黄河凌汛期高水位的有害凌水
引入沙漠，水在沙漠洼地中形成水面，既改善
了沙漠生态，又减轻了凌汛压力。”杭锦旗水
利局局长刘海全告诉记者。

2015 年以来，旗政府花费 4000 万元，
利用黄河南岸总干渠取水，建成引水闸 1
座、引水渠 38 . 5 公里、生态围堤 17 . 92 公
里。后又在中央补助的支持下，建成退水闸

1 座、退水渠 3 . 6 公里、延长生态围堤 10 公
里，与总干渠相连通，形成从黄河引水，自流
进入库布其沙漠后退水入黄河的水循环
格局。

有了水，沙漠“解了渴”。2015 年至今，
相关工程已累计分凌引水 2 亿多立方米，库
布其沙漠形成了近 20 平方公里的水面和近
60 平方公里的生态湿地，植物开始恢复生
长，一些水鸟到此栖息，荒芜的沙漠渐渐热闹
了起来。

有了水，给民生“解了愁”。“以前沙子大，
吹起来刮得脸疼，草都快没了，一头牛也就长

到 200 多斤，整个嘎查 140 多户只有 100 多
头牛。现在，引了黄河水，牛也肥了，一头牛
能长到 300 多斤，我们嘎查也能养上千头牛
了。”杭锦旗吉日嘎朗图镇黄芥壕嘎查牧民赛
巴特尔笑着说。

有了水，更多了一些可能，从去年开始，
一些牧民干起了副业——水产养殖。“我在这
些大小湖泊里放养了不少螃蟹，不用管理，也
不用饲料，一年多点儿就能收，价格比一般的
螃蟹还高，就是忘了加围栏，跑了一些。预计
今年应该能有上百万元的收入。”赛巴特尔自
信地说。 （本报记者张博令）

新华社贵阳 11 月 21 日
电（ 记者李黔渝、高亢）乌
江——贵州第一大河，长江
上游南岸主要支流和生态屏
障。流域内拥有磷矿资源富
集的磷化工生产基地，总磷
超标一直是乌江治理的难点
问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
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近年来，贵州组合拳频
出，举全省之力提升乌江生
态治理能力，乌江生态环境
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污染源多重治理

弥补“环保欠账”

磷污染较为严重的 34号
泉眼治理，称得上贵州环保治
污史上一个“壮举”。

位于遵义市播州区乌江
镇的 34 号泉眼是一个岩溶
泉，磷石膏产生的含磷污水
渗漏到地下，通过地下水系
从 34 号泉眼集中涌出流入
乌江。记者曾多次暗访至此，
泉眼涌出的白色浆水让当地
群众一度忧心忡忡。

近日，记者再次走访 34
号泉眼，只见泉眼下游碧水
东流，清波荡漾。

长达十年时间，34 号泉
眼治理被列入贵州环保重点
治理工程。贵州磷化集团副总
经理赵武强介绍，贵州磷化集
团在这座泉眼上就地修建起
三座大型“净水器”，新一期工

程仍在建设，目前每小时可处理 5000立方米涌出污水。
点源污染问题逐步解决，源头控污同样关键。34 号泉眼

的污染源头为距离泉眼 16公里、位于贵阳市息烽县小寨坝镇
排杉村的交椅山渣场，磷石膏废渣已将渣场堆成一座“雪山”。

赵武强说，2004 年建设交椅山渣场时，国内还没有磷
石膏渣场的建设标准，渣场在选址、设计、施工、防渗方面存
在先天缺陷。磷石膏大量堆存后，雨水冲刷溶解导致污水渗
漏，通过喀斯特地形的地下水系汇集到 34 号泉眼，对乌江
造成水体污染，带来水体富营养化问题。

记者在渣场看到，目前渣场外部已完成覆膜防渗工程。
在渣场周围三处打井回抽地下污水并处理，以“源头截污”
降低 34 号泉眼污染因子浓度。

“为了弥补‘环保欠账’，企业投入可以说不计成本。”贵
州磷化集团董事长何光亮说，企业在乌江 34 号泉眼环保治
理工程项目投入 9 . 27亿元，每年环保运行费用超 1 . 5亿元。

围绕“一点两河”重抓磷污染治理

目前，乌江流域主要聚力于治理“一点（34 号泉眼）两
河（洋水河、瓮安河）”。

洋水河位于贵阳市开阳县金中镇，98% 的地表径流来
源于磷矿矿山开采排出的地下水。2017 年，洋水河流域新
探明的磷矿资源量达 8 亿吨。由于长期开采磷矿及磷化工
产业发展，水体遭受严重累积污染，整条河曾多年呈现“牛
奶河”状态汇入乌江。

据当地干部介绍，过去企业对环保治污重视不够，治理
方案不科学。通过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前期污染源调查及
解析，制定了科学的治理方案。目前洋水河治理已涵盖矿山
企业、磷化工企业、生活源等方面，共建成 8个矿井污水处
理厂，实现含磷废水全部达标排放。

贵州开磷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何忠国说，近期，开磷矿区
的污水处理厂增加了自动投药设备，通过智能监控系统自动
投药，实现更精准溶解、稀释和投加，污水净化效果持续提升。

记者驱车沿洋水河行进，所到之处看到洋水河水质清
澈，过去的“牛奶河”已变成“清水河”。

记者从贵州省生态环境厅获悉，贵州多地实施关闭磷
矿、硬化运输道路、修建截流沟、无人机找渗点等举措，
2019 年瓮安河和洋水河总磷含量达标，总体达到Ⅲ类水质
标准。

一些地方还持续强化环保技术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污
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近年来，遵义市先后投入
24 亿元，在湘江河沿岸布局建设 16 座污水处理厂，实现湘
江河水质由劣 V 类到Ⅱ类的转变。

2018 年，乌江贵州段水质总体评价为“优”，Ⅰ-Ⅲ类
水质断面占比 96 . 5%；2019 年上半年，乌江贵州段Ⅰ-
Ⅲ类水质断面优良率为 98 . 2%，流域范围内县城以上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主要支流水质明显改善。

生态治理成为产业发展“催化剂”

乌江清，贵州水清。治理乌江是贵州建设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的重要举措。生态治理加快了乌江流域“腾笼换鸟”、
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

2018年，贵州出台磷石膏“以渣定产”政策，磷石膏产生企
业消纳磷石膏情况与磷肥、磷酸等产品生产挂钩，倒逼企业加
快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加快产品、产业转型升级。

“从 2018 年起，在库存磷石膏实现安全堆存的情况下，
企业全力以赴推进磷石膏资源化综合利用。”何光亮说，目
前企业磷石膏总储量 1 . 2 亿吨，除了用于生产新型建材，贵
州磷化集团还通过技术创新，将磷石膏改性后用于矿井充
填置换矿柱，可以将磷矿资源的回采率由 50% 左右提升至
90% 以上，还可以有效避免采矿区地表塌陷问题，磷石膏正
逐步“变废为宝”。

“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提出了新要求。

网箱养殖——导致乌江流域富营养化主要因素之一。
2016 年底以来，贵州乌江流域共拆除网箱养殖面积 8827 . 72
亩，目前已实现全流域“零网箱”，并助力“上岸渔民”发展生
态渔业、蔬菜、水果、畜牧养殖等产业。

专家认为，全面取缔网箱养殖有效根治了投饵养殖污
染，促进贵州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生态转型。

提升乌江生态治理质量给流域地区增加了“绿色资
本”。遵义市湄潭县加大投入治理绕城的湄江河，打造湄江
河沿岸风光，在全县形成良好生态文化氛围。

“生态保护增强了地方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湄潭县
生态茶园面积增长至 60 万亩，达到欧盟标准的茶叶每斤
均价增加 5 元。”湄潭县县长李勰说，借助生态优势，湄潭
茶产业持续增收，前景可期，湄潭人也有了更加优美宜居
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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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11 月
21 日电（记者杜刚、尚升）新
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最新统
计，新疆和甘肃两地普氏野
马总量达 593 匹，加之国内
一些动物园饲养的几十匹普
氏野马，我国普氏野马种群
总数已突破 600 匹大关，占
世界普氏野马总数的近三分
之一。

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
主任马新平介绍，该中心自
1986 年建立以来，在先后从
英国、德国、美国引入 24 匹
普氏野马的基础上，围绕保
种、扩群、野化研究实验开展
工作，共繁殖了 6 代 714 匹
野马。2001 年 8 月 28 日以
来，先后有 16 批次 110 匹野
马被放归野外。目前，新疆
共有野马 438 匹，其中圈养
野马 90 匹，半散放野马 108
匹，野放野马 240 匹。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甘肃
濒危动物保护中心主任马吉
中介绍，现甘肃共有野马
1 5 5 匹，其中圈养野马 4 8
匹，野放野马 1 0 7 匹。自
1990 年起，该中心陆续从美
国、德国及北京动物园引进
普氏野马 18 匹，2010 年、
2012 年先后两次在敦煌西
湖自然保护区放归普氏野马
28 匹，野放野马已完全适应
了野外的自然环境。

另据不完全统计，在上
海、北京、长沙、杭州、常州、
鄂尔多斯、秦皇岛等地的动物园内饲养的普
氏野马约 60 匹。

普氏野马是目前地球上唯一存活的野生
马，原存活于我国新疆准噶尔盆地北塔山和
甘肃、内蒙古交界的马鬃山一带，有着 6000
万年的进化史，保留着马的原始基因，全世界
2000 余匹，是比大熊猫还珍稀的濒危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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